
第 1 页

第一章

观火者

深了，混乱的京都汴京，总算静了下夜 来，疲惫的

人们也纷纷入睡。

却有一人愁听铜壶滴漏，惊看窗外残月，哀叹不

止，怨恨未休。他不敢想到未来，那会使他恐惧不安，他

只在回忆，探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大宋钦宗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一二六年），这是个多

灾多难的年头，也是个稀奇古怪的年代。

正月戊辰，金将斡离不率兵攻相州、浚州，渡黄河，

陷滑州。黄河两岸的宋朝官兵，无一人御敌，纷纷望风

而逃。

庚午，寇闻日至，汴京戒严，宰相们议请钦宗赵桓

避敌离京，行营参谋官李纲极力劝阻。赵桓听了李纲一

番话，决心守城御敌，接着，又因为太宰白时中、少宰李

邦彦一番话，赵桓又想逃离京都。最后又因为禁卫六军

矢志坚守，呼声一致，才确定固守京师的方案，遂命李

纲为东京留守、亲征行营使，准其便宜行事。

癸酉，金将斡离不的军队抵达汴京都城西北，占据

军事要地。钦宗赵桓接受李邦彦的建议，向金人卑辞求

和。

乙亥，金兵攻天津门、景阳门，李纲亲自督战，自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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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至酉时，斩敌人酋长十余人，杀敌数千人。一时士气

大振，赵桓决定弃和就战。

丙子，赵桓又因李邦彦等人一番话，答应金人议

和的条件：交纳黄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牛马万

头，表缎百万匹，尊金帝为伯父，割让中山、河间、太原

三镇土地，以宰相、亲王为人质⋯⋯

庚申，皇帝不顾李纲反对，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

使，命上皇宋徽宗的第九儿子康王赵构，前往金营充

当人质。康王与张邦昌乘竹筏渡过城壕，自中午至夜

晚，始到达金营。

丁亥，种师道率军队入援京师，直迫敌军大营，

金人恐惧，向北移寨。钦宗接受种师道的力劝，决定

不与金兵议和，并发兵攻击敌营。金将斡离不大怒，

责问宋朝使者张邦昌及康王赵构，两人险象丛生。

不久，钦宗又以李纲、种师道误国为名，诏令罢

官。太学生陈东等人与汴京数万百姓到宫阙上书，钦

宗又恢复李纲、种师道的官职。后来又因台谏官员的

议论，把李纲驱逐出京城⋯⋯于是恢复议和，金人退

兵，康王赵构脱险回京都。

可是，事过几个月，这种不战不和、又战又和的

局面又周而复始，再重复一遍。

八月，金兵再次南侵，斡离不、粘没喝分道入寇，

九月陷太原、攻诸州，十月克真定、破诸军，十一月兵

迫京都汴京。钦宗赵桓，时而下诏募天下勤王之师，

时而命勤王之师按兵不动；时而下诏坚壁清野，时而

下令不再坚壁清野。交战时不决心于战斗，议和时不

一心于和议。现在，他又答应金军，令康王赵构再次

去金营充当人质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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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哪像个皇帝呢？”不眠之人又哀叹一声。

这人正是康王赵构。他彻夜不眠，想到近几个月

以来的时局，愈觉得大哥钦宗皇帝，威而不凛、坚而

不决、阳而乏刚、阴而缺柔，根本不是块皇帝的料子，

充其量只能当个司礼官。父皇偏偏把宗庙江山交给

他，能不令人失望！

最令赵构心寒的是，皇上居然第二次强令他去

金营当人质，令他愤愤不平。自己究竟是哪个地方得

罪了兄皇，那么多亲王兄弟，为什么光盯住他老九？

什么“诏令出使金营”，分明是羊入虎口，还说什么

“出使”！眼看明日就要出京，此去吉凶如何？他实在

不愿想下去，只对皇帝抱怨不休，不知不觉地骂出了

口 ：

“庸才、无能啊！

“王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赵构这才注意到身边枕着发妻邢氏，本着“大事

不谋妻子”的原则，他不想正面回答，故作吃惊地问

道：

“你没睡着？

“妾身⋯⋯”

赵构静待想听下文，她却住了口。但女人那带有

鼻息的余音却在锦帐内回旋。尽管他此时思绪纷乱，

但想到此去金营，归日无期。赵构于是翻身把邢夫人

搂住，却发现她满脸都是泪水。

“怎么，你哭啦？”赵构吃惊地问。

这一问，反使邢氏更加压抑不住悲情。只见她抽

泣不止的同时，把她捏在手里许久的一件东西，塞到

赵构的手中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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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只金环，是妾身陪嫁之物，备有一对，请王爷

留一只在身边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赵构不解地问。

“环就是还，妾愿大王，出使早还，早日夫妻团

聚。”邢氏说着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这不成为生离死别了吗？”赵构心里骂道，旋而

浑身凉透。

此时更鼓已转四更，赵构睡意全无，索性起身，

稍作梳洗后，便与邢夫人前往生母韦氏寝宫辞行。一

到寝宫，方知当今皇上，为了奖励康王去金邦当人

质，特把韦氏从“婉容”进封为“贤妃”。皇恩浩荡，母

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新封的韦贤妃见儿子来辞

行，更是哭成泪人儿。连康王的胞妹，十三岁的环环

公主，也似懂非懂地哭得一塌糊涂，扯住哥哥的后

衣，硬是不肯放手。邢夫人极力唱和，这场面悲天悯

人，简直就是活活的生离死别！

“嗨，这些女娘们！”康王赵构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一，天地冥暗，雪大作不止。

有人说，在雪未下之时，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堕地。

谁也不明此乃主何天象？第二天，则日赤如火无光，

更叫人匪夷所思。

就在这一天，河北西路磁州城内，出现了一位陌

生的长者。五十上下年纪，衣着不新不旧，装束非儒

非商。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在这离乱时刻，也无人

去留神他的行踪。倒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地，不跟任何



第 5 页

人搭讪，只是专注地往远处望去。忽然有一队车驾出

现，其中有一乘革辂，饰以金涂铜紫色，十分显眼。陌

生的长者立即迈开大步，直朝车驾的方向奔去。

当他赶到时，却发现众多州民把一个朝廷命官

紧紧围住，指着这个官员，你一句他一句地骂开了！

陌生的长者不顾这些州民为什么闹事？只急急地暗

中寻找革辂的主人，车内车外，前后左右，都不见其

人身影。

奇怪？那分明是康王乘坐的革辂，为何车在人不

在？难道康王失踪了？

康王并没有失踪。他偕同副使出汴京、经长垣，

来到磁州后，即被磁州守臣宗泽暗中引进州署。此时

他正在聆听随驾而来的，王邸都监蓝圭禀报：

“大王，那议和副使王云，经不住州民拳打脚踢，

已经一命呜呼了！”

“州民敢这般闹事？为什么打死朝廷命官？”康王

赵构惊问。

“据奴才所知，这个王云不得人心！他首倡向金

人屈膝求和；又强令磁州居民撤掉近城的民舍，因而

众怒难犯。”

赵构不由沉思 ：这个王云，字子飞。召拜刑部尚

书，此次又授予资政殿大学士，奉为副使，与他一起

去金营议和，谁料半途命丧在州民之手。

“王爷，奴才有句不得体的话，不知当说不当

说？”

赵构一听，抬头望了望蓝圭。

蓝圭很留意赵构的眼色。这个老都监，最擅于观

察别人的神色。在主子面前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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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说，以及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话，都掌握得非常到

家。此时，蓝圭看了看赵构，便放胆地说：

“依奴才看来，宗泽的话不可不听。敌营以诡辞

诱大王为使，只怕一去便无生还之日。”

赵构闻言，为之一凛！宗泽的话是一针见血啊！

但他又想起王云一路上不只一次地说过：“大王

与臣同奉朝命，出使金军议和。倘若不去，便是违逆

圣旨。”说实在的，莫看他对当今皇帝虽是一腔怨恨，

却不愿犯上逆旨罪名。他觉得别无选择，只有先赴金

营后再作打算。

蓝圭见赵构不动声色，正想再进劝言，忽有侍卫

进来禀道：

“禀大王，有人送来帛书一封。”

“帛书？”

康王接过，打开一看，那熟悉的笔迹立即映入眼

帘。

帛书出自相州知州汪伯彦之手。汪伯彦，字廷

俊，徽州祁门人。登进士及第，现为相州知州。其从叔

曾在康王邸授过赵构文章，因有这层关系，伯彦才有

机会出入王邸，与康王渐有翰墨书帖往来，颇算投

契。

这封帛书，力请康王急赴相州，说有要事相禀。

什么要事？为何帛书不肯言明？

“送信人现在何处？”赵构问道。

“就在府门外，他恳求见王爷一面。”侍卫说。

送信人被传进来，赵构乍见其人，猛地一怔，以

为认错了人。再仔细一看，分明无差，不由失声叫道：
，，

“啊，你是



第 7 页

送信人忙以眼神示意，并请求康王屏退左右，以

便说话。

蓝圭听命退了出去，心里嘀咕：这个什么鸟人，

装扮得不伦不类，怎么连王爷都听他的？

这人正是不久前出现在当街上的陌生长者。他

并非鸟人，而是相州知州汪伯彦。

赵构有点不悦，责道：

“廷俊，你在弄什么花样？怎么自己替自己送帛

书，又装扮成这般模样，想拿本王开心吗？

“大王切勿误会。”汪伯彦忙解释道“：实不相瞒，

臣写好帛书，本想差下人送来，忽觉不妥，就把它带

在身边，一则取代名帖，二则也好掩人耳目。

“看你如此神秘，莫非真有要事？

“事关重大，此处不好说话，请大王另选方便之

处。

赵构见伯彦神情紧绷，语气凝重，意识到事关非

小，就把他带进密室之中，急问：

“究竟是何要事？

“敢问大王，如今打算滞留磁州，或出使金营？

伯彦问道。

“这⋯⋯”赵构叹了一口气“：看来君命难违呀！”

“去不得，千万去不得！

“为什么？”赵构惊问。

伯彦深吸一口气，一脸严峻地说：

“王爷当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吧！事关国家兴亡，

更关系大王生死荣辱，臣不敢不拦驾以告：臣获敌方

最新机密，金人准备将上皇的子孙，一一掳去金邦当

人质，绝我大宋宗嗣，最后攻破汴京，俘我二帝 以达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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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一举灭宋的险恶目的。所以，大王急急奔赴金营，

名为效忠当今皇帝，实乃成全金人奸计而已。”

赵构吃惊一阵，又问：

“既言敌方机密，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“不瞒大王，犬儿原在故太尉郭药师部下，郭药

师叛国降金，犬儿一时难以脱身。众所周知，郭药师

是参与金邦机密的，犬儿既为药师随从，这消息当不

是空谷来风。他得此机密之后，不顾千辛万苦，奔回

相州相告。”汪伯彦道。

康王赵构这才深信不疑，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安

危着想。

“大王，去金营当人质，等于是自投罗网，灯蛾投

火哪！”汪伯彦又提醒道。

“本王何曾不知？”赵构幽幽地说“：赴金营为质，

毕竟是兄皇的圣旨。倘若逗留不前，朝中大臣必有非

议。我实不愿背上逆旨的罪名。”

“大王开口兄皇，闭口兄皇，你认为这个兄皇能

否守住汴京？能否保住大宋？”

“兄皇忽而主和，忽而主战；忽而下令天下各路

勤王，忽而将各路勤王兵强行遣返。忽而重用李纲等

主战派，忽而毫不留情地打击主战派。他身边的大

臣，几乎全是一群贪生怕死，无才无德的小人。因此

可以断言，汴京必将不保，”赵构一脸苍茫，道“：大宋

在劫难逃。我这个人质，实则是个俘虏，一个永无回

乡之日的俘虏⋯⋯”

说到这里，赵构眼泪双垂！

“所以，”汪伯彦接过话，道“：比起汴京的陷落、

大宋的沦亡，所谓‘逆旨’又何足道哉！倘若大王更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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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张，与金邦针锋相对，毅然不赴金营，那么形势必

将改观。非但大宋可保，大王也将‘反客为主’，成为

大宋的中兴明主！

赵构心头一震，脸色一亮，又有所禁忌地说：

“廷俊，这话岂是随便可说的！

“这里并无他人，说也无妨。何况此事自己深思

熟虑过。

“那⋯⋯就请道其详。

“大王不赴金邦当人质，金人势必以此为借口，

大举进攻汴京；能战的李纲已被罢去，京都已无守城

的强将，城破必矣！王室宗亲势必扫数归金，届时朝

野定然一致推举殿下君临天下，收拾残局。殿下天纵

英明，必能重整河山，中兴大宋社稷。所以，臣敢冒天

下之大不韪，祈请殿下认清形势，看准时机，断然反

客为主！

赵构听罢，震奋之极，忽又袭来某种不安，沉吟

道：

“此事非同小可，卿暂且切勿外传，容孤⋯⋯三

思后行。

“既如此，容臣告辞回相州。

“卿为何急急思回？”赵构不解地问。

“磁州非我地盘，逗留无益，而且臣乃悄离相州

的。不过⋯⋯，，

“不过什么？

“臣还要提醒一点，大王若滞留不进，金人必不

肯罢休，必将派兵前来硬取。况敌兵已经渡河，距磁

州只方寸之间。城外已有金人巡弋，州内必潜伏夷敌

奸细。险地不可居，危墙安可立？恳求大王今夜潜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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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发，臣在相州专候大驾。”

汪伯彦说罢，便急急告别而去。

康王赵构静坐一处，连茶饭都无心享用。汪伯彦

的一席话正在他脑子里翻滚。从眼前局势看来，他赵

构去金邦当人质，不仅有去无回，也对大局无补；他

不去当人质，不仅保全自己，还可以在危急存亡之

际，出面收拾残局、维系人心，重整河山。这是何等浅

显的道理，也是何等急迫的抉择啊！

当晚，天低云垂，风缓气寒。康王赵构趁夜色掩

护，带着几名贴身侍卫，悄悄地走了。

磁城州署内康王的临时馆舍四周，有人听到这

样的对话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宗（泽）大人有事求见大王，特命小人通报。”

“大王出谒嘉应神祠去了，大王留言：请宗大人

有事明日商谈。”

“哦，待我回禀宗大人。”

是夜，磁城外的嘉应神祠，几个不明身分的人奔

进庙来，急急地搜巡着，唧唧喳喳一阵交谈之后，便

骂出声音来：

“他娘的！连个影子也没有！”

“俺们上当了，操他奶奶！”

正说话问，忽地，冲进了另一批人。

两批人很快地辨识出彼此是敌，立即杀了起来，

双方身手高下有差，交手几回合便分出胜负，只听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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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对着几个被制伏的人大声喝道：

“你们哪来的？不说就宰了你！

“啊呀，别、别⋯⋯我们都是金兵，奉命潜入磁

城，负责跟踪康王的。”

“啊！快、快去禀报宗大人！”

磁州城外，漳河北岸，夜风强劲。

河岸边的沼淖地带，正有两股人马，一前一后，

亦步亦趋地，摸索着前进。

一方是毫无掩饰的金兵，一方则是乔装易服的

宋人。金人的目标是活擒那个长得福相的青年贵

人。混进磁城的金兵密探，已查出康王赵构在半夜里

易服潜逃，眼前这个青年贵人，正是赵构。无奈赵构

被仆从们死死保住，金人一时无从下手。

赵构趁有人掩护的空隙，一溜烟不见踪影

金兵火冒三丈，向掩护者大杀大砍！

赵构钻进了芦苇丛，顾不上烂泥没胫，急急蹲下

身来。

河岸上金兵大开杀戒，宋人声声惨叫，一个个倒

进血泊之中。

掩杀声止了，剩下的是搜捕声⋯⋯

分不清是冷是惊，赵构但觉抖索不止。他正要调

整姿态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。啊！赵构急下跪，膝

盖没入烂泥。慌乱中把他随身佩戴的金环塞给这个

人。

“金环？”这人试往口里一咬，觉得无假，就悄然

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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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更深、云更浓、风更猛！一叶小舟在河面飘

摇。

赵构在惊魂甫定之后，摸索到河岸边的渡口，碰

上了一位年轻人。此刻，赵构正在这名年轻人的搭载

下，缓缓地渡过漳河。夜色中看不清年轻人的脸庞，

但听得出那和善的心。

赵构低声地，诚恳地对年轻人说：

“感谢你救我一命，后日必将重报。”

“俺娘说，只管救人，不要贪图人家报恩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救我？”

“是俺娘交代的。”

“你娘认识我？”

“俺娘特别交代：凡看见有人被金兵追杀，无论

如何把他救下来。”

“唔⋯⋯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名字也是娘起的，唤作李码。”

“李马⋯⋯”

“俺娘说：那年是在江边码头生下了我，所以才

取了这个码字。”

“唔，是加石的码字。李码、李码⋯⋯”

康王赵构是如何悄离磁州、怎样渡过漳河，未有

一人知晓。这天凌晨，漳河南岸，汪伯彦佩带弓箭，率

领部卒，隆重地把康王直迎进相州。

康王赵构拒绝出使金营当人质，这一明显的抗

旨举动，钦宗皇帝非但不追究，反而派遣敢死之士秦

仔、刘定等四人，持蜡诏，穿过金兵占领区，送至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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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，拜赵构为兵马大元帅，汪伯彦、宗泽为副元帅。特

准康王“辟官行事，并从便宜”，命令他们征调河北的

全部军队，急速入卫京都。

读罢蜡诏，赵构对皇帝哥哥不禁生出感激之情，

军民为此深受感动。于是便在相州开设大元帅府，很

快就聚兵万人，分为五军前进，进驻大名府。不久，信

德府知府梁杨祖率张俊、苗傅、杨沂中等三千部下抵

达相州，兵威为之一振。

是时，金兵入怀州、破西京，进而兵迫汴京城

下。

兵马副元帅宗泽急急履冰渡河，面见康王，陈言

“京师被围已久，入援京师不可缓”，主张“急速引兵

奔赴澶渊，逐次推进，以解京城之围”。

赵构也认为应立即驰援京师，但他以兵力薄弱

为由，只拨给宗泽二千兵马，令其奔赴澶渊。自此以

后，宗泽名为副元帅，但一直被赵构派驻在外，一直

都无法参预大元帅府的议事与决策。

眼看着汴京城危在旦夕，以入卫汴京为号召的

兵马元帅府，非但迟迟不入卫，反而节节向东转移。

先从相州进驻大名，又由大名移至东平，最后居然转

到济州去，离汴京越来越远了。本来入卫汴京已经有

点鞭长莫及，现在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。

就在那几天，金将斡离不和粘没喝两路合兵攻

打汴京，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济州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

责，当地父老百姓、男女老幼一改往日的话题，街头

巷尾所议所论都是兴亡大事，连那些贪官污吏也都

来关注赵宋天下的命运。

有一天，两个小伙子在悄悄议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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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喂，听说京都即将失陷，宋朝要完蛋了，你怎么

打算？”

“干嘛想那么多？反正兴也百姓苦，亡也百姓

苦’，俺们不过跟土一样高，管他日月怎么运行！”

“万一金兵攻到俺济州，你打算投降，或跟胡骑

拚命？”

“既不投降，也不拚命，只守一个准则：有钱就是

爹，有奶便是娘，谁给俺好处，俺就给他磕头！”

这个守原则的小伙子说着说着，突然听到“啪”

的一声，对方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他被打得眼前

直冒金星，挥拳欲打出去，一睁眼，发现面前立着一

位老者，惊呆了！

老者是这个小伙子的爹。他还嫌一巴掌不够解

气，怒不可遏地大吼：

“不争气的小子，哪像爹的儿子！”

此老平日最爱道听途说、议论国事，言谈之间不

忘忧国忧民，最能唤起人们的匹夫之责，因而很受济

州百姓的尊敬。这一日，他又出现在街上。

“宗爷仅以二千人马，连破敌兵三十余寨！”老者

向大家传捷报，激动地说：“这都归功于兵马大元帅

康王爷啊，有他在，社稷江山毁不了！天塌下来，自有

康王顶着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原本陷于悲观、惊慌的济州百姓，

一个个像获救般的振奋起来。最令听者感到新鲜又

神奇的，是他讲述的“泥马渡康王”的故事：

话说那一日，金兵派出强将数十骑，欲强掳康王

当人质。康王当时正避入崔符君庙，因一路困乏，倚

在神桌旁打盹。忽于梦中听得神人唤道：‘追兵来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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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行、速行！’康王惊醒，见有一马在侧，就飞身上马，

加鞭疾驰，一昼夜行七百里。及至渡河，马便立着不

动了。仔细一看，方认出是神庙的泥马。康王忙拱手

谢过神灵。

老者说得活灵活现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，于是议

论开来：

“这康王命大啊！所以有神明暗中庇护。

“说不定是天上星宿下凡，是咱百姓的真正救

星 。

“这么说来，他甚至⋯⋯”

这神话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很快传到大元帅府。

京都告急，赵构正等待与汪伯彦前来，共商应变

大计，无心听人闲扯。乍闻阉奴蓝圭转述“泥马渡康

王”之说，不由怔住。

“王爷，这件事一定是真的吧？”蓝圭笑嘻嘻地问

道 。

对奴才的问话，当主子可以置之不理，本是司空

见惯。但眼前赵构却有点不自在。一想起那夜陷身在

芦苇丛的狼狈相，脸上就火辣辣的。对这件狼狈事，

最好是讳莫如深。不过，船夫李码相救一事，赵构确

曾在渡过漳河后，向前来接他的汪伯彦实说了，还特

别交代要找到李码这个人。

明明是“李码渡康王”，怎么变成“泥马渡康

王”？

康王赵构思之良久，忽然一怔，莫非那夜果真有

神明暗中庇护？又莫非那个船夫李码，正是崔府君庙

的泥马⋯⋯

蓝圭以为主子无言便是默认，一激动 便把市井



第 16 页

上所听所闻都搬出来。
”

“王爷，老百姓都说爷是

“什么 ？”

“大宋的真命天子！”

蓝圭一脱口，便听到“啪”的一声惊响，几案上的

文房四宝一时稀里哗啦飞起来。但见康王的大掌还

停留在案上，对着蓝圭怒斥道：

“狗奴才，你想造反不成？”
⋯蓝圭如同被当头棒喝，完全傻了眼⋯⋯

这一切汪伯彦都看在眼里。他在门外站立多时

了，暗忖道，阉奴的话并没有错，康王拍案也不无道

理。

汪伯彦装做不知，神情自若地，报门而进。

赵构也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

说句实在话，他对汪伯彦不但感恩，而且极为折

服，觉得此人满腹经纶，通古谙今，守进知退恰到分

寸，持重老练却少藏奸，对时局的把握，犹有独到之

处。因此，对他越来越看重了。

汪伯彦自然觉察到，但没有受宠若惊。在康王面

前，他是守君臣之礼，但不阿谀逢迎；抒高阔之见，但

不摆高姿态。

眼下，赵构和汪伯彦达成的默契是，彼此对“泥

马渡康王”的传闻，都心照不宣地回避，一下子就言

归正题。

“廷俊，据闻金兵已经围住汴京，宗泽差人送来

急信，要求立即援兵京都。”

“大王之意呢？”

“正待与卿商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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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恕臣直言，宗泽大人的主张乃是下策。”

“那⋯⋯总不能隔岸观火。”

“以臣之见，暂时拨兵三千入援京都便可。”
“ ！”赵构叫了起来“：廷俊呀，当初差二千人入

卫京都，是因为元帅府才一万多兵马，还情有可原。

现今咱麾下有兵八万了，仅拨兵三千，于情于理如何

说得过去？”

“三千只能减，一个也不能增！”汪伯彦十分坚定

说。

“仅仅三千兵马，岂不是去送死？”赵构确实不

解

“且勿说目下天意如何，也不论京都可救不可

救？就算是大王的八万兵马倾巢入援，京都真的解围

了，届时又如何？”

“那⋯⋯不是挺好吗？”

汪伯彦沉吟着，不停地摇头。

“廷俊，你有话但说！”赵构有点不悦。

“莫怪臣背后说皇帝的坏话，其实有些事大王更

清楚。”汪伯彦分析道：“照我看，大王真的解围了京

都，当今皇上仍然无计可守。只怕绕了一圈又回到原

地，到时还得与金人讲和，说不定你康王爷，又得去

金营充当人质！”

一语惊醒局中人。赵构一震，不得不承认这是事

实。

“与其如此，反不如按兵不动。”伯彦又道。

“可是，万一京都真的失陷了？”

“嘿，何止万一，依臣看来已经是万万不可救

了！所以⋯⋯”伯彦欲言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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